
旬阳南羊山高耸入云，林海、草甸、
隐穴、花谷交相辉映，博大而神秘。十余
年间 ，我曾四次探访南羊山 ，每一次探
访都充满了新奇和感动。南羊山中那几
种带灵性的风物 ，一直萦绕脑海 ，挥之
不去。

“粉红女郎”

“粉红女郎”是一种桦树，分布于南
羊山半山至山顶草甸之间地带， 通体粉
红，体态高挑， 散见于混交林中，因其亭
亭玉立、色彩鲜艳而格外引人注目。 “粉
红女郎” 皮薄似纸， 且一直处于自行剥
落、不断新生之中，因而通体满是翘起的
粉红薄皮， 这种好看的树皮随手拿来即
可成为极致的书写用纸。

“粉红女郎” 在密林中多独处一隅，
也有少量三五成群的“群居”，她们鹤立
鸡群般傲立丛林，风情万种，似在召唤远
道而来的客人。 “粉红女郎”可作为南羊
山的“迎宾树”，因为她在妩媚热烈中显
露出端庄，奔放的色彩中透出亲和之气，
常让观之者想入非非。 “粉红女郎”是敝
人经多年多次观赏、 反复琢磨后对这款
“美眉”的慎重“命名”。

留侯竹

“留侯竹”是一种丛生的山竹，系十
余年前初探南羊山时命名， 它们成片分
布于南羊山半山之草甸边缘地带。 名曰
“留侯”，渊源于相传曾“辟谷”修炼于此
的汉代留侯张良。 竹子的中空外直、清雅
高洁， 应是留侯当年功成身退情怀的最

好寄托和诠释。
每次探访南羊山， 留侯竹总是像一

位忠实的友人，以其俊俏清秀的身姿，在
半道上迎候，然后又如影相随，伴你上草
甸、越山丘，最后又热情地送你下山。 记
得有一次上山， 从公馆河沿一条大峡谷
而上， 经大寨、 小寨和神奇的石笋地貌
“夜壶荡”，在半山之上，即可见漫山满道
的竹林。 竹子不高，两米以内；竹竿不粗，
筷子上下；竹丛密集，万株成林。 穿行其
间，清新之气扑面而来。 至今忆起，心潮
仍在起伏。 此后的每一次穿行，都像是历
经了一次竹海的洗礼。

这次再访南羊山，路径不同，竹子依
旧，沿途要经过一条数里长的山竹甬道，
被青翠无边的竹海包裹其中，漫步穿行，
竹的高洁深沁心底，竹与人似成一体。 留
侯，这个两千多年前的大贤，似乎就在你
身边。

格桑花

近读《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才知格
桑花是藏地花类的总称， 而非特指一种
花。 “格桑”在藏语中是“幸福”之意，格桑
花被视为幸福之花，象征着爱和吉祥，它
广布于青藏高原雪线以下草甸地带，装
点着大美的高原。

南羊山顶峰羊山坪边缘地带的一些
小荡中，草甸与林木交界处，荡与荡的分
水岭，林草混交之地，遍布或散落着一荡
荡、一簇簇的无名花朵，为碧波草甸增添
了秀色。

这些花儿皆一抹黄色，仔细观察，花
分两种。 一种花花株细小，株高半米，叶

圆形，花为顶花，花形似麦穗，碎小的黄
花， 簇拥着顶部尖状的果实， 像一个个
“金串子”。 我们见到她们时，粉黄小花由
上到下依次正在脱落，花尽果出，似乎预
示着此花的大功告成、功德圆满。

另一种花酷似雏菊 （幸福花 ），花株
短小，叶圆而大，花开顶部，花茎高出叶
丛许多，像是刻意探出花容供人观赏，有
“探春”之意，是否真为探春花，尚不得而
知。 此花花形似菊，条形花瓣的中央是一
深黄色的花蕊，因其花高叶低，呈现出明
显的两个层次：绿叶层和花层，清秀恬淡
的黄花在碧绿满地叶层的映衬下， 惊艳
中透出一份安静，观之让人顿悟，唯有此
地此景才配有此美花。

漫步草甸， 此两花常在不经意中出
现，小鸟依人般跟随。 翻越草甸边沿下山
而行，花儿便无了踪影。 这些高居云端的
高山精灵，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遐想。

这一路，屡有人问此为何花，均无答
案。 欲下山时，又见花溢满荡，有人又问，
竟不假思索答曰:格桑花。

千仞之巅，有佳人兮；
冰清玉洁，名为格桑！

迷魂草

羊山草甸，浩浩荡荡 ；草甸之草 ，非
同寻常。

南羊山草甸的草，品种单一，是清一
色的羊胡草， 因形似山羊的细长胡须而
得名。 这种草在每年成长初期的春夏时
节，草形纤细，蓝色基调中夹杂着黄红绿
紫等色，幽蓝中透出五彩。 它的奇异之处
在于视之即令人顿时晕眩，心慌心悸，有

灵魂出窍之感，迷魂之名的确名不虚传。
迷魂草只有亲眼观之才见其效， 一般的
照相成像方式根本无法体现它的真实状
态。 迷魂草就像是一位绝代佳人，就这样
令人失魂落魄、手足无措。

迷魂草的“妙龄”期是短暂的，过了
“青春期”，它就变成了普遍的、成熟的绿
色，与寻常之草无异。 因而欲睹其芳容，
感受心悸之动，一饱眼福，要赶季节、 凭
运气 ;与其相遇对视，领略其魔力 ，要有
相当的底气和定力。

这些伴随岁月流逝、 生生不息的南
羊山之草，经过长期的演进，把树木、杂
草统统赶出了大草甸， 从此大草甸成了
“迷魂草”这个精灵的天下。 那些偶然胆
敢独自进入的松树之类， 在迷魂草的驱
逐下成了一个个枯枝，做了草甸的点缀 ;
那些世居草甸的野山柳、 野石榴、 野山
楂，也渐渐被孤立、排挤，成了伫立草甸
边缘的孤独守望者。

草甸之草，不是草丛，也非草兜，而
是一个个巨大的草墩， 这是草千百年不
断枯萎、生发，长期累积的结果。 这些迷
魂草均异乎寻常地长于草墩之上， 而非
地上。 草一岁一枯荣，草墩是“抱团”的草
根，不死不动。 草墩粗者直径近一米，墩
高过腰， 草墩之间有流水浸蚀而成的缝
隙。 从草甸中穿行，实为在草墩的缝隙中
行走，稍不留神就会扭坏腿脚。 在草甸上
憩息， 可很惬意地盘坐于草墩之上，柔
软、弹性、防潮，又接地气，是一种奢侈而
极致的享受。 若你想躺下来，其舒坦程度
应超越世上顶级的卧榻， 身处无尽的迷
魂草中，草、我已浑然一体，思绪伴随着
悠悠白云，掠过高山，飞上苍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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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生病了。 这个自幼娇弱的、一直被爸妈偏

爱的孩子，似乎天生对疼痛就特别敏感。 呼天抢地
的呕吐，使她本能地发出渴求救命的信号，我看到
了，医院的病房，是怎样惨淡地、无奈地回应她的不
安；同时，我还看到了，她的领导、同事和朋友，是怎
样焦急着、尽力着，给她以最有效的医治和精神的
支撑； 我看到了母亲的泪水， 看到了父亲的愁容
……这个时刻，我站在旁边，还不如远远离开，“无
能为力”的煎熬，不亚于病者。

转院。 坐着那辆专用车，不能开窗。 为了减轻痛
苦和颠簸，让她靠在怀里，我从背后环拥着她。 我佝
腰屈膝，双脚找到稳妥的支撑点，一手从她腋下环
过，另一只抓扶手。 她一直说冷，而汗水却一层一层
浸湿我的衣衫。 晕车的感觉一圈一圈回旋，我必须
压制种种不适。 我告诉自己必须坐稳，必须撑牢，我
要用坚强的心跳，给她以力量。 车上的陪同都在晕
车，我是不可以说自己晕车的。

正在铺修的道路，不时有车超过，留下飞扬的
尘土；我们也不时超车，同样留下尘土。 把尘土留在
身后，向着能够解除病痛的前方奔驰。

因为姐姐单位领导的关心和帮助，提前就把一
切安排妥当，进了医院就住上床位，并且她那进修
的同事早已在医院门口等着， 前后跑着帮忙办手
续、指点检查路线，给我们减去了许多陌生的麻烦。

大医院的通道很多，拐弯很多，窗口很多，电梯
很多，然而，无论哪个通道都是匆匆的脚步，无论哪
个转角都有张望的眼神，无论哪个窗口前都是长长
的队伍，无论哪个电梯里都是满满的人———古城的
大医院，比我居住的小城、节日前的菜市场，拥挤好多倍。混在医院摩肩接
踵的人流里，我跟许多人一样，诚心诚意地信服了“什么都可以有，就是别
有病”的笑谈。

不到半天时间，护士送来欠费单，五千块钱像一个果洞，一口就被吞
没了。 大厅里用于查询的屏幕上，一下一下显示着花费款项，有进口的特
效药，当然就贵。 无话可说。

傍晚，一位戴头巾、大眼圆脸、娇小个子的女人走进病房，走向窗边的
床位。 那里躺着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姑娘，她父母时不时与她轻松说笑，逗
她开心，而我在过道里，看见过她父母暗自落泪、低声交谈示意，这孩子的
病症，并不轻。戴头巾的女人似乎肩负着某种神圣使命，她嘤嘤细语：人的
生命和身体是上天给的，而精神和意志是自己的，主宰健康、快乐和幸福
的是自己；只有坚强着、乐观着，病痛才会被逼退，快乐才会降临，生命才
得以超脱……从布帘里还传来歌声：我们唱着快乐的歌，烦恼忧愁被风吹
落；我们唱着幸福的歌，天空变得更开阔……

姐姐得做一个不大不小的手术，总之是要在腹内动刀动剪的，令人不
可避免地紧张。 手术那天我因事返回，跟妹妹保持短信联系。 四个多小时
的分分秒秒，我泡在静静地等待和牵挂里，寸寸焦虑，丈量着看不见的时
空长度，让祈祷之音穿山越水。 祝姐姐手术顺利，早日康复！

平日我很少游在网络，也曾笑朋友，何必每天把心情走向，爆在这里？
而今天，在心神不宁、坐立难安之时，竟然不自觉地，也把心情在这里搁
浅。 谁知，很快就有好友图标不断闪现，那些关心的、问候的话语纷至沓
来。我突然有些不好意思，怎么能把自己的紧张、担忧和无助，转化给朋友
们呢？ 歉疚之余，也感受到了，被关心、被在意的幸福！

黎明时分，就收到妹妹的短信，说姐姐情况很好，最关键的是问我什
么时候再过去？ 仅熬了一夜，就难以支撑，开始搬救兵了。 也难怪，她们一
直就固执地认为，我是坚强的、可靠的。 信任我，当然好，那我就赶紧去替
换她吧。别无选择地赶到火车站。从售票窗口接出车票，上面清楚地写着：
无座。

热气在站台上流蹿。绿皮火车像一个巨大的麻袋，要把我们统统装进
去。站台上的人挤不上来了，就在下面喊：门口的朝里走！其实车里己挤得
水泄不通了。 但是，车下的人不可能不上来。 于是，吆喝声、抱怨声、责怪
声、感叹声，甚至，更多的沉默声、喘息声，在车厢里融汇、搅腾，再被车厢
顶上咯吱咯吱的小电扇，甩到四面八方。

我被人潮推到两节车厢连接处，这里有乘务员的休息室、热水箱、洗
手池、厕所和垃圾筒。 除开乘务员的休息室和厕所没被占领外，其它地方
都改装成了临时座位。 是的，我们提前并没有预计到自己会落脚于此，是
不由自己意志为转移而被挤到这个角落的，现在反而好了，不用避让过往
行人、叫卖的小推车，就有了因暂时安稳而来的满足。 我在“面壁思过”的
状态下，确信无处可去，也确信四周没有熟人，就开始想办法解放自己，脱
了高跟鞋，赤脚站在一张纸上，竟然也很舒服。

汗水流进眼里是涩的，流进嘴里是咸的，它们欢畅地涌出，痛快地淌
过我的身体，浸透衣衫，跟我一起感受火车穿越隧洞的短暂与漫长。

儿子在南京工作， 距家千里之遥，
又是在森严军营。婚姻大事自是当下我
们做父母的操心事。

都 27 岁了。 我 24 岁已添了他。 那
边人生地不熟。这边，哪个好姑娘，愿别
离自己父母，远嫁南京？特别是他妈，一
遇到在南京工作的熟人，就央求人家给
儿子找媳妇。 若有父母在旬阳，而女娃
在南京就读或就业的家长，她更是套近
乎，贴上去，赖上人家，加微信，把儿子
照片发过去，并不无炫耀，说儿子已是
某部连指导员了。其实也就是最基层的
军官而已。 当然她的小心思我最懂，那
就是，若找个旬阳的媳妇，人家逢年过
节的回来孝敬父母，也顺带把我们两个
老没用处的看了。 也别说，被赖上的家
长不仅不多心反感，而且也很热心地把
女娃的信息微信给我们，怂恿着他们能
互动。是的，人心皆一，儿女是父母永远
的操心和牵挂。

于是，一段时间来，他们娘俩手机
话聊，“逼婚”就成了固定的话题。 这边
急急地问 “见了吗”“谈着吗”“有感觉
吗”，那边就拖着长腔应答“见———了”
“谈———着 ” “感觉———好得———很很
很”。 时间长了， 我就听出了那边的敷
衍。

直到有一天，幸福来得太突然。儿子
主动打来电话说 “想老夏老屈两位老人
家了”，我直接怼过去“别甜言蜜语，要多
少银子，直接说”。 玩笑过后，儿子正经
说，确实谈了一个，和她在一个师部。 是
“军中清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的，也是
个连指导员。 然后，就给我们发来一帧照
片，一位清秀的女娃，在南京城外休闲郊
游。我自是长舒一口气。而他妈却对我说
“该不是我们逼紧了，他随便发个照片糊
弄我们”。细思极恐，有这种可能。网上有
报道，说娃们为了应付大人，租个男娃女
娃扮男友女友，讨父母放心高兴。 而避开
大人，就形同陌路。 现在这娃们啊……我
们得多长了一个心眼。 我说：“好，丑公公

迟早得见俏媳妇，我们准备近期过来，叫
娃把我们见一面。 ” 看你是不是在骗我
们？ 我都开始羡慕自己的聪明了。

急急如律令。就在端午前。我们“官
宣”将亲赴南京。他妈准备了魔芋干、旬
阳馍片和粽子等。 一出站台，就见他拥
着一位姑娘，老远向我们挥手。他妈“没
出息”，不自觉地直瞄着人家，江南女子
的精致，温婉，白皙，高挑，长发如瀑。然
后，向我暗中递来眼色，那目光中分明
写着惊喜和满意。我想重重地擂儿子一
拳，大声说“兄弟，你行啊”，结果则是矜
持地捏了一下儿子的手。就像我们爷俩
曾经玩得那“套路”一样：初中吧，他妈
怕他乱花钱闯祸， 就约定每周只给他
20 元零花钱。 我每周在乡下工作临走
前，就要跟他握个手，把 10 元钱夹在手
心里。他默契地捏一下我的手，然后，很
江湖地向我道别“兄弟保重。”女娃都不
好意思了，红着脸，接过我俩的大包小
包，放进后备箱，径直开车，说是为了叫
儿子好好地陪我们说话。并取出自己昨
夜亲自烤制的什么杨桃巧克力酥，叫我
们尝。 我怎么都吃不惯，却说“好吃好
吃”。 他妈捻起一块麻辣魔芋干， 递给
她。她小心地尝了一口，夸张地嚷着“吃
不惯，太辣”。 “好吃”是我们长辈的世
故 ，而 “吃不惯 ”是年轻人的率真和不
谙。 之后的几天，在陪我们游览南京的
几个景点时，她把“准儿媳”的角色发挥
到恰到好处， 挤进人群中排队买票，为
我们背着水杯，给“准婆婆”撑伞遮阳。
儿子牵着妈妈， 她则调皮地搂着儿子，
被我定格进抖音里，叫“温馨三人行”。
端午那天，在夫子庙，她特意从保温盒
里取出我们带来的粽子和她爸妈从南
通寄来的粽子，剥给我们吃。 西北的纯
甜也好，南方的甜中带咸也好，都能吃
出共同的味道， 那味道叫做甜蜜和温
情。 我俩则有点小遗憾，若从西北老家
带撮雄黄，几片艾叶，用艾叶蘸着雄黄
酒，为他们郑重地喷喷洒洒，会蚊不叮

虫不咬，百病不侵。就像小时候，爸妈给
我们涂抹的那样。 临走时，她为我们快
递了好多南京小吃， 有几包酥软之类
的， 说是特意带给儿子的外爷外婆的。
估计儿子给她说过，小时候是扒在外爷
外婆的背上长大的。 我们给她备了红
包，她执意不要。“准婆婆”说，按我们老
家风俗，若女娃不收红包，表示对这门
亲事不中意。她用征询的眼色看了看儿
子，然后，收下。 我又悄悄地舒了一口
气，娃们的大事，初步约定。

下来的程序， 应是邀女娃过来一
趟。 老规矩叫“看家儿”。 父辈婚事中，
“看家儿”是有重要的形式和内容。由媒
人领着女娃和女方代表，采取“面对面”
“背对背”等明察或暗访形式。看这家的
土地多不多，远不远，肥不肥；看水源足
不足，林朳大不大，牲口壮不壮以及这
家对老人孝顺不？ 邻居相处和睦不？ 特
别是老婆子通情达理不？会不会额外为
难儿媳妇等。 经多次热情相邀，女娃终
于答应拟于国庆节“过来”。儿子则霸气
地发了一个圈子 “疫情消散， 带她回
来”。 这下，把我们两个“老骨头”，才叫
一个忙。 他妈知道南方口味偏淡偏海
鲜，就刺鱼剔虾捣糯米，捧着菜谱，学做
淮扬菜。 我系着围裙，戴着自制的用报
纸卷成的高帽子，刷烟尘，挪花盆，搽桌
子，拖地板。累得差点闪了腰。他妈把我
叉着腰扶墙喘气汗流满面的辛苦视屏，
给儿子发过去。换来的是一句皮皮的调
侃“他找儿媳妇，他不累谁累？”是的，我
贱我累且快乐着。 “准儿媳” 终于回来
了。被儿子牵着手，怯怯地跨进门。然后
几天，我们小心翼翼地应付着，怕说错
话办错事，惹人家多心。还好，人家好像
对家境并不关心。 倒像是来旅游的样
子。在家族聚会中，给长辈夹菜谈家常，
与几个弟妹谈歌星说学习交流大学生
活。特别是搀着儿子八十多岁的外公外
婆散步，把聚会的场面视屏给南通的她
的外公外婆，用我们听不懂的吴侬软语

与老人交流。那么自然及真情流露。“养
吾老，以及人之老”，多么善良，多么温
顺的女娃啊。

“是媒不是媒，得跑两三回”，尽管
没有请媒人，但我们得去主动见人家大
人。这是规矩和礼节。也不能太紧，给人
家一个回旋的余地。 元旦前，我们试探
着叫女娃征询大人意见。 反馈道“时间
上随时欢迎，态度上热烈欢迎”，知道家
长都是敞亮人。 是的，准亲家哥哥也是
个军人，转业后在纪委工作。 准亲家姐
姐是女强人，在当地一家专科学院任处
长。 见面之后，气氛融洽，宾主甚欢。 吃
饭，不多菜，不搛菜，不馋酒。 把剩菜打
包，吃饱吃好吃健康不浪费。到景区转，
找熟人，买折扣票。 把景区散发的宣传
纸页，仔细叠好，放进后备箱。都是过日
子人。姐姐说，他们在经济最困难时，曾
经从西北整车拉回苹果，下班后摆摊兜
售。但在对女儿教育上，从不吝啬。请家
教教学钢琴练歌。托关系，叫娃在“同一
首歌”栏目里合唱舞蹈。哥哥话不多，有
分量。说某个同事才退休，正是享福时，
却走了，因为常年喝酒，是在委婉地规
劝我这个经常喝酒的乡镇干部。 还说
道，我们都临二线，人生的后半场，就是
身体和休闲。工作干不完，金钱挣不完，
在廉政上一定要守牢底线。我们小心地
说出类似提亲的话题。哥哥在古色古香
的太师椅上正襟危坐，啜了一口茶。 说
“养女百家问，养儿问百家。我们当大人
的不过多干涉，关键得娃们自己做主。”
我们说“我们西北陕南贫困地区，家境
只是能得过，和你们这边不能比，怕把
女娃亏了”。 他劝女儿“会挑的选儿郎，
不会挑的选家当。只要男娃对工作敬业
勤奋，对人善良忠诚，对你关心体贴，就
行”。在哥哥太师椅后的中堂上，悬挂着
一幅松鹤延年的寿星图，两边贴着一副
对联“百善德为本，敬老孝当先”。 听儿
子说，女友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
耄耋老人。 他们一家特别孝顺，一有假

期，就驱车百里，回去陪老人散步，给老
人洗头，剪指甲。欣慰的是，在我的母亲
病危时， 为了让她吃到顺味儿的面皮，
我曾一次买回三家面皮， 供老人家挑
选。 耳濡目染，相信好的家风是会传承
的。 临走时，哥哥姐姐特意仔细询问我
和爱人两个家族的至亲人数及喜好等。

哥哥姐姐利用春节假期和两个娃
们一块过来了。给儿子的外公外婆带了
酥软的食品。 给我和爱人两家的至亲
们，都买有丝巾领带等江苏特产。 我们
尽管请了家政，但还是把我累得腰键盘
像热情一样的“突出”。 窗明几净，花红
叶翠。 这是我们入住十年来，寒舍最最
干净整洁的“高光时刻”。但还是被儿子
指出了几点“被瑕疵”。 如水果的摆放，
茶杯的样式以及我只顾慌乱地添茶倒
水而没有专心致志地听客人说话等。我
洗耳恭听，违心地说“我错了”，他妈讽
刺说“细节决定成败”，我不该皮皮地补
了一句“接待工作无小事，亲家外交大
如天”，儿子嗔怪地白了我们一眼，所好
顾不得发脾气，忙讨好地去陪“准爸爸”
“准妈妈”去了。

临走前那晚， 我们未来的一家人，
严肃认真地商量孩子们的婚姻大事。哥
哥说“女大当嫁，终有万般不舍，还是人
家的儿媳妇”，听他说得喉咙梆硬，我不
合时宜地提出了彩礼。庸俗地想多出些
彩礼，用以安抚哥哥的失落。 哥哥淡淡
地说“那都是小事，我们都只有一个娃，
多多少少都还是他们的”。明媒正娶，是
哥哥唯一的要求，就是给娃们一个体面
的婚礼。哥哥说“要有仪式，我娃是明媒
正娶进你家的，进了你家门，这辈子就
是你家的人”。女儿也含泪对我们说“有
个仪式，也是我对婚姻的承诺”。我们意
识到，估计是我们的那句无心话，引起
了人家的多心。 上次娃们回来，他妈说
了句闲话“儿子，你的同学结婚了，他妈
给了一点钱，叫出去旅游结婚”。是的，我
们原来也是打算给娃们一点钱， 让他们
出去旅游结婚的。 有几点考虑。 疫情，不
突破十五桌的廉政规定， 怕扰害亲戚朋
友花钱跑路以及庸俗的婚闹。 如女娃敬
茶“妈妈妈妈请喝茶，关键时候带带娃”
“爸爸爸爸请喝酒，经济方面要出手”等。
见我们有所犹豫，哥哥说“要不，把婚礼
放在我们南通”。 我当即失控，第一感觉
好像是把儿子入赘。 我确实哽出了哭腔
“女不嫌母丑，子不怨家贫。 我哪怕住瓦
房土屋， 可毕竟是我老夏家接儿媳妇

啊！ ”气氛当即凝重起来。几分钟后，哥哥
折中，“要不就放在娃们工作单位的南
京”。我说“时间还早，都在考虑考虑”。订
婚。我们陕南风俗。男方要给女方送烟酒
茶布等“四色礼”，特别要蒸一两百个油
馍，用红布搭着，敲锣打鼓送往女方。 女
方再把油馍分送给家族，亲戚，邻居等。
我征询姐姐意见。 姐姐红着眼圈哽咽着
说“我们其他都不要，但六斤割心肉的风
俗要讲的”。 我提前在网上查询过，就是
男方要给女方送六斤带着两根肋条的猪
肉。 二十多年前，母亲生下六斤多重的女
儿，一把一把拉扯大，现在要送给别家，
不正是拆了为娘的两根肋条吗？ 全场无
声，结婚。 姐姐说“我们那风俗，女娃出嫁
时，要叫本家哥哥背着出门，意思是不带
走娘家的财气”。 我说，我们这里也是这
规程。 可姐姐却说 “我想把这个程序取
了， 因为， 我们娘家的， 以后也是娃们
的”。 再一个细节，姐姐说“我们这风俗，
女娃出嫁时，当娘的要朝门外泼一盆水，
嫁出门的女，泼出门的水。 ”我说“这个规
矩太残酷，就免了吧！ ”姐姐却哭着说“这
个水， 我一定要泼， 再难再不舍， 也要
泼，告诉她，从今以后，你就是人家婆家
的儿媳妇了， 要死心塌地在婆家过好日
子”。 想想这年头，小年轻们，视婚姻如草
率，闪婚闪离。 我们都赞成佩服姐姐的决
断和良苦用心。 估计是嫌传统的“拜堂”
仪式太“土”，孩子们建议这个环节免掉。
我和哥哥不约而同的意见是： 这个 “拜
堂”必须要有！ 延传千年的这个习俗，正
是体现了我们传统的孝道文化。 拜天地，
遵从自然， 祈求天时地利保佑你们平安
健康；拜父母，感谢养育之恩。 拜双方父
母，强化从今以后，男方家多了个女儿，
女方家多了个儿，用哥哥的话说，以后两
个家庭，和为一家。 是合拢的“合”，更是
和谐的“和”，是零点五加零点五等于一，
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夫妻互拜，要相敬如
宾，举案齐眉。 用年轻人时髦话，就叫
“余生，请多关照”。

儿子夏宁 ，在简称 “宁 ”的南京天
缘一个漂亮温婉的儿媳妇 ，我们都觉
得这或许是命中注定上天眷顾的 “秦
晋之好 ，秦宁之姻 ”。 细细梳理 ，谈婚
论嫁的几个细节 ，尽管意见各异 。 但
意见不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都是在
儿女情长的这页红纸上 ，密密麻麻地
写满了一个湿漉漉的字 。 那个字 ，就
是对儿女都舍得牵肠挂肚掏肝捧肺
割心剜肉的“爱”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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